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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 ! ! ! ! ! ! ! ! ! ! ! !"命案接连发生

“既然知道你表弟过不来了，为什么还不
回学校？”林凤冲问。“……”白天羽本来就涂
了厚厚一层胭脂，这一羞答答的，脸上顿时变
成了猴屁股的颜色。“说话！”林凤冲吼了一嗓
子。白天羽一害怕，倒把真话说出来了：“遗址
公园小广场那里有许多女孩子，我想看看她
们最新潮的妆扮，多逗留了一会儿，听说这边
发生了命案，就过来看热闹……”
郭小芬突然叫了一声：“吴老师，这么巧，

您也在这里啊！”果然是陈丹的班主任吴佳，
也夹杂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穿着一身雪白
的休闲装，左手拿着羽毛球拍，右手把玩着一
个雪白的羽毛球，满面红光的脸上直冒热气，
额头上全都是汗水，扶着眼镜腿道：“哦，原来
是你们在这里办案啊，我锻炼完身体经过这
里，听说有个女孩子被人杀死了，是真的吗？”
郭小芬点点头，问：“您每天晚上都来这

里打羽毛球？”“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我都会
找朋友打上一两个小时。”吴佳笑着说。
又闲聊了几句，吴佳告辞了。蕾蓉说：“思

缈，你觉得这起案子和陈丹案件能否并案？”
刘思缈想了想说：“从犯罪的手法来看，

是相仿的，但是其他地方———比如杀死受害
人、在现场留下大量的指纹和足迹甚至凶器，
既显示出凶手的残忍，又或多或少地暴露了
他的无知，缺乏陈丹案件中那种‘理性的疯
狂’，所以又似乎不是一个人所为。尤其是没
有找到火柴盒，更令我不解，如果是同一个凶
手，为什么这一次他没有给警方留下挑衅或
提示性的信息呢？”蕾蓉说：“现在的当务之
急，不是找到凶手，而是确认死者的身份。”

死者的身份在第二天一早就得到了确
认。她的名字叫柳杉，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发案当天的晚上，她由于和男朋友吵架，兼之
最近一次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缘故，心情烦闷，
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说是到外面散散步，谁
知就此踏上了不归之路。
柳杉案件发生的时间是 !月 "#日，在此

后的 !月 "$日，!月 "%日，又相继发生了
两起相似的命案。受害人的年龄都在 #!岁
到 #&岁之间，案发地点分别位于学苑桥附
近的学苑公园和育新桥以北的一座非常偏
僻的、正在准备拆迁的居民小区内。

两起命案的现场同样没有发现火柴
盒。因此，市局刑侦总队内部，有人提出应该
让林香茗马上介入案件的侦破工作，杜建平
坚决反对，叫着“我们有决心、有能力迅速侦
破这起案子，不劳外人操心”！
但是有决心有能力，并不等于一定会破

案。刘思缈的现场勘验不可谓不细致，蕾蓉的
法医工作也认真之至，林凤冲带着手下一干
精兵强将，在分局、案发地派出所干警的配合
下，展开拉网式的排查，对与命案受害者有关
的关系人，都围绕是否有不在场证明和做案
动机进行了口干舌燥的讯问，嫌疑人名单拉
得越来越长……但是这所有的努力，都一无
所获。!月 "&日晚上，又一起血案在独秀公
园发生了。
第二天，通汇河的北岸，也发现命案！刘

思缈和蕾蓉赶到那里，一个从东到西，另一个
从南到北，各自勘察了一遍，不时拿镊子，按
照“一切不属于现场原始环境的存在皆可视
为证物”的原则，将疑似证物一一装进纸制证
物袋。但是，装有碎尸的黑色塑料袋旁边的那
个火柴盒，两个人却暂时都没有动———有如
达成了默契一般。
蕾蓉问：“你有什么想法？”刘思缈说：“首先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仅仅是埋尸现场，而不是凶
杀现场，因为没有任何搏斗痕迹。现场可疑的足
迹一共有三趟，都是有进有出。足迹均为皮鞋造
成，规格也一致。所不同的是前两趟足迹的鞋底
花纹呈横向波浪形，而第三趟足迹显示的鞋底
是圆点横条花纹……”
“这么说，前两趟是一个人留下的，第三趟

是另一个人留下的？”蕾蓉没想到刘思缈在这
么短的时间就能掌握如此多的信息。刘思缈摇
了摇头：“现在还不能肯定。鞋底花纹虽然不
同，但鞋的规格一致，所以更可能是同一个人
换了双鞋导致的。这三趟足迹，我按照新旧程
度推断，为三个不同的时间走入现场形成。其
中，第一趟的残留最为密集，范围也最大，显示
这个人是把整个土丘仔细走了一遍，目的很可
能是寻找哪个地方更适宜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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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戏校的第一天，是接受“熏陶”———让
孩子们从感官上认识，什么是“昆剧”。
下午，所有的孩子被安排到学校的礼堂

看演出，上的第一课就是看老师们演出昆剧，
演出剧目是《断桥》。张洵澎他们对于昆曲虽
然都很陌生，但许仙白娘子的故事多少还是
知道一些的。又听老师们憋着嗓子“依依呀
呀”唱着念着，只觉得好玩，想笑又不
敢笑。等演出结束，回到寝室，这些女
孩子潜在的表演才能一下子爆发了。
有的学许仙喊着“啊呼！啊呼！娘子啊
……”有的学白娘子捂着肚子叫“噢
哟、呜呀哈哈……”

这是她们第一次接触昆剧，也是
第一次出演“昆剧”。

事后张洵澎才知道，演“白娘
子”的老师叫朱茗传，演“青儿”的叫
张传芳，演“许仙”的叫沈传芷。在艺
术生涯迈开第一步的时候，得遇名
师，不能不说是她们最大的幸运。她
不仅记住了这些名字，而且成了一辈
子的记忆！

根据当时的昆曲教研组老师的
力量，分成了老生、小生、武生、大面
（花脸）、小面（小丑）、五旦、六旦、正旦、武
旦等几个小组。昆曲分行极细，这是因为
“传奇”时代角色行当条列井然，昆曲在最
盛时期分行、规范标志为：老生、老外、冠生、
小生、大面、白面、二面、小面、老旦、正旦、作
旦、刺旦、五旦、六旦等行当，还有杂扮（就是
群众角色），统称为十八领网巾，各有应工戏、
对子戏。
开蒙排练的第一折戏是《长生殿》中的

《定情赐盒》。这是一出由生、旦为主、同时拥
有较多“宫女、太监”的群戏，写唐明皇与杨贵
妃第一次见面、定情的故事。据说，当年苏州
“昆曲传习所”为“传字辈”开蒙的也是这出
戏，可见它符合“启蒙”的要求，也是有传统
的。因为学了这出戏以后，演员就可以明白怎
么上场，怎么下场；学的第一句唱词是“端冕
中天，垂衣南面”，按老祖宗的方法，口授心
传，戏曲的教学，硬是老师一字一腔地教，孩
子们一腔一字地学。
排这出戏的时候，男的都是唐明皇、女

的都是杨贵妃。排在最前面的一组是张洵
澎与顾兆琳。后来与张洵澎搭档最多的蔡
正仁那时候还在学老生。如今的昆曲名丑
刘异龙，开蒙学的就是丑行，当时演的是高
力士。

排戏的时候，“唐明皇”“杨贵妃”这两
个人在戏里有时应该“携手”，有时应该“并
肩”，有时还要“对对眼神”……大部分孩子

腼腆得怎么也做不出来，两人之间
好像划了一条“三八线”，距离分得
很清楚。不过，张洵澎却是个例外。
她从小就比同龄的女孩子显得成
熟，也大方。和她演对手戏的顾兆琳
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张洵澎身上就
有一种令人心仪的艺术气质。演《长
生殿》的时候，顾兆琳腼腆，张洵澎
显得自然而又坦然。这种情形，不免
让人联想起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
眼中望去的大家闺秀崔莺莺：“尽人
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拈。”著名
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曾经激赞这一句
远甚于“临去秋波那一转”。认为“尽
人调戏者，天仙化人，目无下土。”而
出身书香门第的张洵澎在这一刻表
现出的与众不同和一派天然，大概

也正是金圣叹此语的佐证吧。
在同学中，张洵澎无论是外形还是表

演、演唱，无疑都是最出挑的之一。她所在的
闺门旦组，老师就是《断桥》里演白娘娘的朱
传茗。

朱传茗祖籍江苏太仓，出身于昆曲“堂
名”世家，从小跟随他的父亲朱鸣园习艺。
#'"#年，他带艺加入“昆剧传习所”，师承许
彩金、尤彩云，后又从学于施桂林、丁兰荪。工
五旦，兼正旦。朱传茗的天赋极佳，加上从小
熏陶，昆曲唱、念基础又好，不久就风靡艺坛，
成为“传字辈”中大牌的旦角。
朱传茗扮相端庄秀丽，唱腔清丽柔润，身

段优美，表情细腻，会的戏又多。以演《牡丹
亭·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长生殿·惊变、
埋玉》中的杨贵妃、《紫钗记·折柳、阳关》中的
霍小玉、《西楼记·楼会》中的穆素徽、《雷峰
塔·断桥》中的白素贞、《玉簪记·琴挑》中的陈
妙常、《南柯记·瑶台》中的金枝公主等角色著
称。


